
第⼀章：以骗为⽣

杰瑞⽶其实并不知道⾃⼰到底姓什么。他的⽗亲是个欺诈
师，⽽⺟亲早就不知所终。从⼩他就惯于假扮各种身份来帮
⽗亲⾏骗。事实上，对于他⾃⼰，杰瑞⽶能确信的只有⼀点
——他是个坏蛋。他只能是个坏蛋。他唯⼀会做的就是骗别⼈
的钱。

他做得还不错。⼩时候，他的⽗亲会根据当地需求，贩卖百
科全书、《圣经》，或是“免费”弹药。⽽他只需要坐在⽗亲
身边，摆出⼀副饿坏了的样⼦就⾏（这并不难）。等他⻓⼤
了⼀些，他就在⼤学⾥卖杂志，跟其他遵纪守法的孩⼦⼲的
⼀样。但他最擅⻓的是向⼥孩们推销，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富
有却不受关注的孤僻胖⼥孩。他给她们关注，陪着她们坐在
斑驳的树影下谈天说地，让⾃⼰显得知性⼜梦幻。然后他就
可以轻松带⾛⼀张⼗⾄⼀百美元不等的钞票，连个吻都不⽤
给。他的漂亮脸蛋⼀直嫩到了⼆⼗多岁，于是他就以此为
⽣，直到被送进监狱。

他和⽗亲还⽤⼀些⼩把戏来搞创收——“三赌⼀纸牌”、“⼩提
琴骗局”、“慈善欺诈”、“⽀票诈骗”note——杰瑞⽶学得相
当不错。同龄的孩⼦⾼中毕业时，杰瑞⽶在和他⽼爹进⾏跑
路演习——他们能够在五分钟之内彻底卷铺盖逃得⽆影⽆踪。
甚⾄有⼀回，他们被警察堵在芝加哥⼀幢没电梯的公寓⾥，
警察就在⻔⼝砸⻔，他们则从窗户偷偷溜⾛，⽤时不到两分
钟。杰瑞⽶本以为，他和⽼爹的⽆敌组合可以永远地骗下
去，直到那两件事发⽣。

第⼀件事是⽼爹骗了不该骗的⼈，被⼈⽤枪打死了。前⼀分



钟，杰瑞⽶还躲在维加斯⼀个⽼赌场的暗处等奥斯卡，后者
正在签署⼀份伪造的转让合同，假装转让⼏处犹他州的房
产。然⽽下⼀刻，对⽅就掏出了⼀把点45⼝径⼿枪崩⻜了奥
斯卡。杰瑞⽶站在那⾥，屏住呼吸，藏在剧场的窗帘后，以
防被⼈看⻅。他就站在那⾥，听着⻢⾥奥·卡雷利⼜往他⽗
亲的头上补了⼀枪，⽼爹终于停⽌了抽搐。他就站在那⾥，
听着⻢⾥奥吩咐⼿下拖⾛⼫体清理地⾯，听着他质问有谁会
来找这个穿廉价⻄装⽪鞋的骗⼦。

他站在那⾥，听⻅⻢⾥奥最喜欢的⼿下詹尼——前⼀天晚上，
奥斯卡和⻢⾥奥敲定最终交易时，詹尼还给杰瑞⽶⼝了⼀发
——耸肩说：“我不清楚，⽼板。他有个保镖，但是那家伙是
雇来的，不怎么聪明。谁知道他，搞不好枪⼀响他就没影⼉
了。”

詹尼其实清楚得很，杰瑞⽶就站在那⾥。他也知道奥斯卡是
杰瑞⽶的⽗亲，还知道杰瑞⽶⻢上就要⼆⼗六岁并且正认真
考虑去念⼤学。奥斯卡花了很⻓时间来设这个挂⽺头卖狗⾁
的局，所以杰瑞⽶也和詹尼相处过很久。他尽可能地对詹尼
坦诚。但他总不能告诉⼀个⿊社会的⼈，说⾃家⽼头正准备
骗他的⽼⼤，即使他的内⼼已经开始感到愧疚。杰瑞⽶给许
多⼈设下过“甜蜜陷阱”，男⼈⼥⼈都有。他不是没想到过詹
尼会给他⼝。可他实在没想过詹尼完事后的笑容会如此羞涩
甜蜜，亦是没想到对⽅会在⼩⼼扣好他的⻓裤后，热情地吻
上他的嘴。杰瑞⽶回应了这个吻，却有点被这吻⾥的真实感
吓到，那⼀刻之前，他⼀直以为性爱不过是最⼤的⼀场骗
局。

如今詹尼为杰瑞⽶冒了这么⼤的⻛险，⽽杰瑞⽶的回报就是
⽼⽼实实站在那⾥——包裹在舞台幕布之中，极⼒忍着不尿裤



⼦——直到他⽗亲喷洒在地上的脑浆被喽啰清理⼲净，直到⻢
⾥奥·卡雷利⼀边调侃⽼爹死前的表情，⼀边嬉笑着与⼿下
扬⻓⽽去。他们离开之后，杰瑞⽶仍旧站在那，浑身都被汗
⽔浸湿，只感觉汗珠顺着他的⼩腿滑到脚踝⼜滑进⽪鞋中的
尼⻰袜⾥。

他想到，前⼀天晚上他的⽗亲让他不要跟去，因为欺诈师的
直觉告诉他这场骗局好像出问题了。奥斯卡不是⼀个合格的
⽗亲，杰瑞⽶将来也会发现他被⽗亲的养育模式给毁了。但
是这⼀次，奥斯卡真正履⾏了⽗亲的职责——他担⼼杰瑞⽶会
受伤。

杰瑞⽶⼜想到，詹尼为了他撒下了弥天⼤谎。⼀旦他那时喘
得⼤声了点或者哭出声或者尿了裤⼦，那么詹尼就会⽴⻢被
杀。但是詹尼还是那么说了，只因为⼀次⼝活⼉和⼀个吻。
⽽杰瑞⽶原本都没把这两样放在⼼上。

他想，他这⼀辈⼦都把爱视为最⼤的骗局。可突然之间，爱
成了唯⼀真实的事物。他浸没其中，窒息其中，就如同他窒
息于⽑呢窗帘之内，浸没在⾃⼰的冷汗⾥⼀样。

* * *

终于，他还是成功离开了那⾥。然⽽等他回到暂住的便宜旅
馆时，发现那⾥早已被⻢⾥奥的⼿下洗劫⼀空。他们抢⾛了
他和奥斯卡的备⽤⾦，床垫被掀翻了，就连他藏起来的⼀些
⼩财物都被捣毁或者拿⾛了。他来到梳妆台寻找那本被亵渎
的《圣经》，那⾥藏的钱是他们⾛投⽆路才能⽤的。他没抱



什么希望，却有了意外收获。

被粘起来的书⻚中挖出的空洞⾥不仅有现⾦，还有他⽗亲的
钱包和戒指——在奥斯卡被射杀时，他知道这两样东⻄⽗亲都
还留着。

杰瑞⽶看着这些东⻄，咽了下⼝⽔。是詹尼。詹尼冒巨⼤⻛
险救了他，给了他远⾛⾼⻜的机会。

他照做了，但做起来并不如想象中容易。两个⽉后，他在丹
佛的⼀家加油站⾥，试图拿着张空头⽀票向⼀位友好的⼥⼠
换取现⾦。⼥⼠腼腆⼀笑，在他的迷⼈魅⼒下逐渐敞开⼼
扉。⽽他注意到她嘴边还未完全消退的 ⻘，⼼⾥⼀沉。没
错，那些校园⾥梦幻树荫下的富有⼥孩们也常常这样看着
他；他知道她们不被重视，她们的⾃信被外界磨光，也因缺
乏⾃信难以拒绝像他这样的捕⻝者。但这个⼥⼈和她们不⼀
样，她并没有因孤寂⽽⾃卑——她的⾃信是被家暴摧垮的，这
让他看了不舒服。她要是被⼈骗⾛五⼗美元，境遇只怕会变
得更糟。这时⼀个⼩男孩⾛了进来，最多五岁⼤，他说：
“妈咪，我们⾮得在⻋⾥等吗？”

杰瑞⽶⼀时⼼⾥起起伏伏，像是坐过⼭⻋，只不过更加丑
恶，更加头晕⽬眩。饥饿和⾃厌在他的胃⾥翻滚。他把现⾦
塞回⼥⼈的⼿中，嘶声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永远不要把钱给
陌⽣⼈。”她睁⼤了眼睛，紧紧抿着嘴唇，那⼀刻他看到了
丑恶的世界把她也变得多么丑恶。是的，她⼀直知道他在兜
售什么，就是她急切地渴望着的东⻄，即使只能拥有⼀⼩
会，也⼼⽢情愿去买。可他刚刚毁掉了她到⼿的⼀切。

他转身离开加油站，⾛进⼗⼀⽉寒冷的空⽓中。他清楚地意



识到⼥⼈⼤概在身后⼤闹，但他不在意。他的视野模糊，恍
惚有斑点闪现。不仅是因为强烈的饥饿感，更是因为他看清
了⾃⼰的真实⾯⽬。他是个坏⼈：⼀个欺诈师、⼀个骗⼦、
⼀个⼩偷，他是个罪犯。刚才那个⼥⼈叫琳达——⽽这些年
来，他从多少位琳达的⼿中骗了钱？有多少琳达信任他的花
⾔巧语和漂亮脸蛋，她们被背叛，受到伤害，被斥骂，被暴
打，或者仅仅是被欺骗，只因为他认为⾃⼰的⽣存需求⾼于
她们受到的伤害。

他真是个坏家伙，要成为打爆他⽗亲的头并⽤⼤⽔管冲⾛他
脑浆的那个家伙，只需迈出⼀步。

被警察逮捕时，他正蹲在脏雪⾥⼲呕，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

指派给杰瑞⽶的公设辩护律师糟透了。他本应该因欺诈罪获
刑三⼗天，⼤概吧——但是公诉⼈突然累加了他和他⽗亲做的
所有坏事，甚⾄算上了那些⽆法证实是他做过的事。还有那
个⼥⼈（展示着她的丈夫留下的新伤痕）⾛上法庭，声称是
杰瑞⽶打裂了她的嘴唇。

最终，他在⾥昂堡服了两年刑。这个可爱的地⽅允许他⼀天
到院⼦⾥放⼀次⻛，也给了他很多当着别⼈⾯拉屎的机会。

牢中⽣活出⼈意料地平静，他在牢房⾥，室友沉默寡⾔，⽽
他的良知快速⽣⻓。他只能阅读、写作和思考。在那个地
⽅，杰瑞⽶⼤概是监狱⾥极少数听话的⼈，他真的像个孩⼦
那样坐在⻆落⾥，反思他过去到底都做了些什么。

这段反思过去的经历可是⾮常难熬，真的。反思太难了。他
也不敢保证⾃⼰反思了每场骗局、每次胜利，毕竟他只是个



⼩骗⼦，骗的都是些⼩⻆⾊。⼩案⼦就像⼩⼟⾖，彼此之间
⻓得都很像，煮过后剥掉⽪，之后就等着被捣在⼀起——这也
正是杰瑞⽶所做的事。他在脑海中斟酌那些事，煮熟、剥
⽪、捣烂，过滤出⼀些他不想在余⽣之中与之相伴的东⻄。

他在⾥昂堡拿到了⾼中同等学历证书，开始修读⼤学课程。
他也在洗⾐房⾥努⼒⼯作，等到两年刑满出狱时，他相信⾃
⼰从此会做个诚实正直的公⺠。

然⽽他错得太离谱了。

没⼈会雇佣⼀个有前科的⼈，没有任何⼈会。他是被释放，
⽽不是假释——他没有⼈脉，就算是有他也不会再⽤。在监狱
⾥，他没有关系，没有兄弟。他的第⼀位室友是因酒驾后过
失杀⼈被抓进去的——⼀个打⼩就是的欺诈师和⼀个戒酒中的
银⾏家？两⼈最⼤的默契就是，都擅⻓不去管对⽅的屁事。

杰瑞⽶在⼗⼆⽉出狱。⼀个⽉以来，他都在靠免费的救济⻝
物、洗盘⼦、还有陌⽣⼈的圣诞施舍活下去。后来回头看
时，他会纳闷⾃⼰为什么没拿⼝活⼉来换饭钱。他花了点时
间想明⽩，这是因为他从未把⾃⼰当作牺牲品。他总是在找
办法、出路、不同的选择——这样的乐观主义带给他信⼼，使
他没有沦为⻥⾁。这样的乐观主义让他能够挺直腰板，别⼈
想都不敢想去问你是不是个卖屁股的。因为如果他们问了，
你很可能给予回击，让他们终身阳痿，⼜有谁想为⼀个廉价
的屁股付出这种代价呢？

杰瑞⽶保持着乐观，去慈善旧货店淘整洁的⾐服，使⾃⼰看
上去可以胜任⼀份⼯作。他经常去基督教⻘年会清洁修整⾃
⼰。在庇护所，为了不⽣虱⼦，他还经常⾃带床铺，背着铺



盖四处跑。但尽管如此，⼀⽉份的时候，他还是陷⼊了绝
望。

杰瑞⽶开始频繁出没于博尔德市note⼀个固定的街⻆，那⾥
有⼀家家庭式健身房和纱线店，经常有⼩个⼦的⽼妇⼈出⼊
于此。他总是能从她们那⾥得到⼀些⻝物作为早饭或是午
饭，尽管乞讨有失尊严，但那⾄少是诚实的。⽣活中没有⽐
“我好饿，请给我点钱”更诚实的了，⾄少对于杰瑞⽶来说没
有。

然后，⼤概过了⼀周，他看到⼀个⼤个⼦。那⼈并没有壮得
过了头，头上⻓着红⾊卷发，留着⼤胡⼦，怕也不是刻意蓄
的。这个⼈从⼀群⼩个⼦⽼妇⼈中费⼒地穿过，就像在鲑⻥
群之中游过的⼀只熊。

⼀位⽩发⻬短的好⼼常客把五美元按在杰瑞⽶的⼿⼼，她⽬
光友善，穿着棉绒套装，喜欢和杰瑞⽶聊些他的事。“好
啦，亲爱的——我说，你可不要误会，只是我不希望下周再看
⻅你讨钱了。你说你在找⼯作，我希望你能找到！”

杰瑞⽶点头微笑，但在⼼⾥，希望之⽕正在逐渐暗淡下去。
他已经⽤图书馆电脑填写了所有能找到的⼯作申请了——⼲洗
店、宠物店、⽊材⼚、咖啡店……所有地⽅。⼯作不是找不
到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⼈介绍。⽽他唯⼀认识的⼈很可能
已经在浅坟中腐烂了。

突然，那个红头发的⾼个⼦出现在他们身边，愤怒地瞪着杰
瑞⽶和那个⼩⽼太太。

“海伦，”他说，声如洪钟，“这家伙在缠着你吗？”



⽼妇⼈抬头冲他笑笑，轻拍他的⼿臂，好像在拍⼀只温驯的
阿富汗⼤狗⼦。“没有，克劳——他是个好孩⼦。你今天上了
新货吗？你知道我很喜欢你那些⽑线。”

那男⼈咕哝道：“阿丽雅德妮染了⼀些拿来⼤甩卖。你最好
抓紧——那⾥可多⼈了。”

⼩个⼦妇⼈抬起头，脸上的惊慌表情没有半分虚假。她没有
再和杰瑞⽶或那个“⼤⽑熊”男⼈谈话，⽽是⻜似地冲进店
⾥，⼀本正经地投⼊到你争我抢的战争中——那⾥看起来是⼀
个装着艳⾊⽑线的⼤桶，⽑线杂乱地堆着，也不管什么颜
⾊，什么⼤⼩。

杰瑞⽶隔着⼤平板玻璃窗观看她的战⽃，叹了⼝⽓。“海伦”
给了他午饭钱，现在他得先去“丹尼餐厅”边吃边继续徒劳地
寻找招聘启事。有时候他只有钱喝杯咖啡，也偶尔能吃到整
套餐⻝。有时他甚⾄能找到⼯作——⽐如摞运货板、往卡⻋上
装载乱七⼋糟各种东⻄——但事实是，尽管他并不孱弱，也确
实没有⾜够强壮的体格。总有⼈身体更健壮，双⼿更有⼒，
可以做得更好更快。因此当⼈们在劳务市场寻找临时⼯时，
他总是会被忽略。

⽽在科罗拉多的⼀⽉份⾥，⼜没有⼈需要整修庭院。

因此当杰瑞⽶注意到这个⼤个⼦正眯着眼睛看着⾃⼰时，那
⼀瞬，他想的是他以前能轻松脱身纯属运⽓好。在监狱的两
年间，他靠着交易⾹烟和协助偷运享乐品来渡过难关，也因
此保住了他那漂亮⼩身板的⾃主权。（他可不想被侵犯。⼀
旦你在监狱⾥有了性⽣活，这种事情会变得众⼈皆知，不



久，你就是恶狼眼中最⾹的⾁了。他⼀直没让别⼈知道⾃⼰
的性取向，⼈们也不会主动招惹他。）但是就刚刚的那⼀瞬
间，他以为⾃⼰可能真的要靠卖身才能诚实⽣活下去了。

但是那男⼈皱着⿐⼦说：“五块钱？你就⽤五块钱买午饭？”

杰瑞⽶僵硬地笑道：“丹尼餐厅——那⾥全天供应廉价早餐，
除⾮你打算接济我⼗块钱！”

这个家伙笑了⼀声。“修理你这双鞋都要花不⽌⼗块钱。”

杰瑞⽶悲凉地看了看⾃⼰的脚。这双鞋还是他在监狱的时候
穿的，本来质量很好。但是如今⽪⾰也已经崩裂，鞋底也磨
损严重，薄到可以渗进融化的脏雪。“是啊，没什么⽐得上
⼀双好鞋了，是吧？我站稳脚跟以后要做的第⼀件事就是买
双新鞋。”

“打算怎么来站稳脚跟呢？”

杰瑞⽶感到危险警报已经解除，于是他就像从前⼀样滔滔不
绝起来。“我打算找份销售的⼯作，毕竟我很擅⻓和⼈打交
道嘛。但是我打算先去酒吧打⿊⼯再找销售的⼯作，我这不
是擅⻓和⼈打交道嘛，完了再整套新⾐服。不过在找到酒吧
⼯作之前，我需要吃点早餐——⽽且分量越⼤越好。所以，你
能接济我⼗块钱吗？”

那⼈⼤笑着伸出⼿。“我叫克劳福德，我请你吃午餐，怎么
样？”

哇——不⽤花掉那五块钱就有⼀顿午餐，还不⽤跟⼈⼲那事
⼉。（这家伙起码超过六英尺note⾼。如果克劳福德不愿意



当⽼好⼈，杰瑞⽶甚⾄不想猜⾃⼰能否受得住他的折腾。杰
瑞⽶对于破戒为五⽃⽶折腰这种事，那可真是敬谢不敏！）

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但是杰瑞⽶点了早餐，因为他钟爱鸡蛋和
吐司。他兴⾼采烈地吃着第⼀顿饭。杰瑞⽶不要命⼀样囫囵
吞着，他的胃控制了整个身体，急需⻝物。当然，他可以边
吃边说，于是他开始天花乱坠地谈论他要做⼀名销售员、开
⼀家⾃⼰的店，然后去念⼤学，获得法律学位。“依我来
看，做销售就是做合法骗⼦，你说对吧？这样的话我已经有
了基础，我特别会说话，所以我敢说就是让我把⽔卖给鸭⼦
也不是办不到的，是吧？”（那是⽼爹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事
之⼀——为了不撕破脸，⼈们什么都愿意做。）“所以我想你
会——”

“你给别⼈兜售他们不需要的垃圾，然后只要不进监狱，你
就可以说⾃⼰是诚恳务实的好⼈了？”克劳福德问道。杰瑞
⽶红着脸，⽤吐司擦过盘⼦⾥的鸡蛋残液，擦完后⼜伸⼿去
刮最后⼀点。若不是克劳福德举起两根⼿指示意服务⼩妹，
⼜指了指杰瑞⽶的盘⼦，这时两⼈间恐怕就会降下凝重的沉
默。杰瑞⽶欲⾔⼜⽌，克劳福德喝了⼝咖啡，然后看着他，
像是在等待他的回答。

“那我该⽤什么去供⾃⼰读法律学位？”杰瑞⽶问，但他的⽬
光⾥却流露出惊奇。服务⼩妹回到厨房，下了他刚才点的两
倍分量，他意识到这些美好的⻝物都是给他的。不知为何，
他说话的声⾳变得嘶哑，仿佛寒冬的阳光穿透了他浅薄的谎
⾔，就像是积雪浸透他鞋底的破洞。

他吞了下⼝⽔，⽽克劳福德⼜喝了⼝咖啡。“你会成为厉害
的律师，”他沉思着说，“但是那些律师也会⽤⼀张嘴整垮你



的⼈⽣。”

杰瑞⽶没话反驳。他满脑⼦想的都是⻝物，真实的⻝物，不
仅能让他有⼒⽓站起来，⽽且还能让他放开肚⼦吃到吐的⻝
物。他⼜吞了下⼝⽔，他的嘴⾥就在不断地冒⼝⽔，他们刚
⾛进餐厅时，他可没有冒过这么多⼝⽔，他觉得他得做点什
么来偿还克劳福德给他付的饭钱才⾏了。他必须开⼝说话，
必须，因为这是他唯⼀能偿还克劳福德的办法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⼜咽了下⼝⽔，“没错，他们会榨⼲你，但
是你也知道，如果你找到好律师，他们可会帮你不少。所
以，你得做那种能呼⻛唤⾬的⼈。我爸爸，他总是说要招来
好事，⼈毕⽣愿望不就是能求得⽢露吗，我想那就是律师，
律师就是呼⻛唤⾬的，当然，只是厉害的那种，对吧？我不
想做烂的那种，因为⽆能律师会害你被关进……”他再次吞咽
⼝⽔，服务⼩妹端上了克劳德点的两份吐司，⽽他只是看着
这些⻝物，就突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第⼀顿饭可能是侥
幸，但这份可真是……天啊，这不就是瑞⾬吗？

“你坐了多久的牢？”克劳嗓⾳低沉地问道，杰瑞⽶甚⾄没有
想过对此说谎或者逃避。

“两年。”他说，呆呆地看着克劳拿起⼀⼩罐果酱往吐司上
涂，那是杰瑞⽶刚才⽤的。克劳把盘⼦递给他，杰瑞⽶不假
思索地吃起来。

“你多⼤了，⼩⼦？”克劳放软了语⽓，杰瑞⽶赶忙吞下吐司
好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下个⽉我就⼆⼗⼋岁了。”他说。克劳点头，好像杰瑞⽶看



上去就是那么⼤，杰瑞⽶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反应，他的⾃尊
⼼冒出了头。“是的，我知道我显年轻。但是如果我有那个
⼼，我已经掏了你的⼝袋⼗多次了。要是我没有改过⾃新，
你现在就要准备签订契约把孩⼦卖给我了。所以不要担⼼我
太年轻。我能照顾好⾃⼰，当然同时也⼗分感谢你的早
餐。”

“⼩⼦，你的⼈⽣中，有过⼀天是诚恳劳动的吗？”

这时，服务⼩妹端上他的第⼀份早餐续份，杰瑞⽶渴望地看
着。他突然意识到⾃⼰掉⼊了⼀个很深的陷阱，⼀旦他咬⼀
⼝这些鸡蛋，他就⽆法脱身了。

他真的很想吃掉这些鸡蛋。

“没有。”他简短地说，拿起叉⼦，铲起鸡蛋放到第⼆块吐司
上。“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诚实做⼈。你是我这辈⼦认识的第
⼀个⽼实⼈。”

“你认为我是⽼实⼈？”克劳好奇地问，杰瑞⽶耸肩。

“我在想，你要不是这么讨⼈厌的话，早就被某个有⼿段的
骗⼦换着样⼉骗了个够了。”杰瑞⽶坦⽩回答，因为克劳确
实奇葩——他打破了奥斯卡教他的每条谈话法则。如果杰瑞⽶
要⾏骗的话，⼀定会离这种⼈远远的——像克劳这样的⼈要是
觉得你说的话尽是狗屁，⼀定会当⾯戳穿，因为他们才不管
那么多。

克劳点头，藏在⼤胡⼦下的嘴唇弯出不明显的笑。“很好，
那么你来为我⼯作吧。我有个全职雇员，还有个⼩孩⼉放学



后会来，但业务越做越⼤，⼈⼿不够了。我来教会你做个正
直诚实的⼈。”

杰瑞⽶眨眨眼睛，下意识地⼜吃了⼀⼝。“你要教我正直做
⼈？”他恍惚道。天啊！突然间，这听起来⽐律师那套⻤玩
意⼉难学多了。“我要怎么养活⾃⼰？”

克劳耸肩。“在你有能⼒租⼀套公寓之前，我可以把你安置
在⻢具房⾥，”他说，明显考虑过这⼀点，“我还能管你
饭。”克劳的眼睛扫过博尔德熙攘的街道，那⾥有的是⽆辜
好骗的路⼈，要不是杰瑞⽶已经不⼲这⾏了，他早就把他们
的⽪都扒光了。“前提是你在⼲的什么勾当都得停了。我住
在格兰⽐。”

杰瑞⽶听到这个地名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那⾥接下去就该上
落基⼭了——⽼天爷啊，他甚⾄都不知道去格兰⽐的路在这个
时节还通⾏！

“我只有这外套和鞋⼦。”他说，⼼沉了下去。

“你打算给我打⼯吗？”克劳问。

“嗯。”杰瑞⽶说，甚⾄没有讨价还价要求送⾐服鞋⼦。这可
是份⼯作。⼀份⼯作，还包⻝宿。他刚刚习惯在温暖餐厅⾥
填饱肚⼦，就得到了这三样他最渴望的东⻄，在这之前，他
都没意识到⾃⼰有多绝望。

“那么我会给你需要的东⻄。”克劳福德告诉他，⽽杰瑞⽶看
着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他想听到些他能理解的理由，什么都好。



但他只得到了⼀个耸肩。“因为艾登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杰瑞⽶⼜吃了⼀⼝第⼆个盘⼦⾥的鸡蛋，然后⼜开始⽤吐司
清扫掉蛋⻩。“艾登⼜是谁？”

克劳福德笑⽽不答。

均为经典欺诈圈套，主要利⽤受骗⼈的贪念和羞耻⼼得⼿。

Boulder，科罗拉多州⼩城，⽐邻落基⼭脉。

约合183cm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